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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晨光 ∗ 
 

提要 

王陽明是明代中後葉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陽明哲學思想研究是宋明理學乃至整個中

國古代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而其中的「致良知」思想則是陽明晚年講學論道的宗旨，

是其哲學發展的最後體式，成為了貫穿於其中的一條主線。這一思想的提出，不僅標誌著

陽明哲學思想發展到了最終階段，而且對之後整個晚明的哲學思潮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重

要影響。也因此，陽明將自己的「致良知」思想稱為「聖門之正眼法藏」。本文首先論述

了陽明「致良知」思想產生與提出的整個過程與時代背景，自龍場悟道之後，到明確提出

「致良知」，前後經歷了十數年，來之不易。其次，本文第二部分則是論述了「良知」和

「致良知」的內在涵義，「良知」是「是非之心」，是「天理靈覺」，「致良知」則是「至極

其良知」與「知行合一」。最後本文分析了陽明哲學在當今社會中所具有的積極的現實意

義，並對陽明哲學進行評價。 
 

關鍵詞：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 

壹、前 言 

王陽明作為明代中後葉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其心學思想在整個中國哲學史上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深刻的實踐意義使其成為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顆璀璨

明珠。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深入剖析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的內涵、特點，從而進一步揭示

其對於當代社會的啟示和借鑒價值。 

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系統梳理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的理論體系，包括其基本概

念、核心觀點和理論架構，以揭示其思想的全貌和內在邏輯。探討王陽明致良知思想對於

當代社會的啟示和借鑒價值，尤其是在道德教育、社會治理和人格培養等方面的實踐意義。 

                                                        
∗  陜西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哲學專業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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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良知之覺醒：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的提出 

「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思想體系中的一個核心性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並不是陽明

在龍場悟道之後馬上就明確提出的，而是經歷了從悟到「良知」再到直接點明何為「良知」

的一個思想發展過程。因此，在致良知思想的提出形成方面，就需要我們把關於良知的基

本思想與致良知何時被確切揭示出來做出區分。陽明曾說過：「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

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1從這裡可以看出，陽明

在龍場悟道後提出的「心即理」的思想中便已經包含對「良知」體悟了，只是當時並沒有

以「良知」的形式表現出來。然而陽明的基本思想雖然在龍場時就已經確立，但是在龍場

之後的十幾年當中，在引導尋常人從事為己之學的過程中，他並未能找到一個既精確概括

又能被廣泛理解的表達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龍場後的知行合一、心外無理、心外無

物、立誠等思想都可以看作這一探索歷程的不同階段。 
不過，雖然陽明在龍場悟道之後並沒有馬上提出「致良知」的學說，但在那之後他已

經逐漸開始提及「良知」了，即「甲戌，升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2而

據《年譜》記載：「正德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

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3所謂的「今經變後」的「變」指的是宸濠之亂和忠泰之變，

陳來先生也在經過考證之後認為在正德十五年之後，陽明才在各種談話以及教學之中大量

提及良知」、「致知」等字眼。因此，綜合各位古今學者的考證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

王陽明是在「龍場悟道」後就已經悟出了「良知」，但提出「良知」這一表述形式遲則要

在武宗正德十六年之後才能實現。 
自被貶至龍場悟道到提出「致良知」學說的這十幾年中，王陽明平定了南贛之亂、甯

王叛亂，又經歷張許之難，雖為明王朝建立了奇功偉業，但卻屢屢遭受到讒言誹謗，他在

極其複雜的政治和軍事漩渦之中，以機智的謀略和過人的膽識，堅持自己的良知，表現出

來極為可貴的勇氣與信心，終於擺脫了危機和困境。無怪乎陽明曾指出：「某於良知之說，

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4這也表明了「致良知」說的提出絕對不是《大

學》和《孟子》的簡單結合，而是與他經歷的複雜事件所獲得的深刻的個人體會密切相關，

將本體與功夫一齊收攝，瞭解了這些，我們才能夠理解陽明對他自己關於「致良知」不厭

其煩的讚歎，更常以「正眼法藏」稱道良知宗旨。辛巳與楊仕鳴書：「區區所謂致知二字，

乃是孔門正眼法藏！於此見得真偽，真是建諸天地而不驚，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

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5致良知作為陽明心學的歸宿，標誌著陽明在心學發展上

                                                        
1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王陽明全集》第 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6。 
2  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第 1 卷，頁 39。 
3  《年譜二》，《王陽明全集》第 33 卷，頁 464。 
4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王陽明全集》第 1 卷，頁 6。 
5  王陽明：〈與楊仕鳴〉，《王陽明全集》第 5 卷，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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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成熟，為其提供了一種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資源和實踐路徑，也使格物與知行合一

說都發生了改變，與佛教思想的結合也更加圓融，因此，陽明才把他的全部思想都總結概

括為「致良知」 

參、「學問大頭腦處」：「致良知」思想的內在蘊意 

陽明在平濠之後提出的「致良知」思想，表明了陽明思想的重點從誠意轉向了致知，

其整個思想的形式結構和功夫理論都由此產生了一次新的調整。標誌著陽明哲學思想發展

到了最終階段，而且對之後整個晚明的哲學思潮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接下來筆

者將從「良知」與「致知」兩個方面來探討「致良知」思想的內在蘊意。 

一、良知 

良知的概念起源於《孟子》，致知的概念則是來源自《大學》，陽明在建構自己的哲學

思想時，就其基本方向上是繼承了宋代自陸九淵以來的心學傳統，也是對陸九淵思想的進

一步增進和延伸，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心學體系。 
而在其心學理論的的形式方面，陽明受到了宋明以來程朱學派的影響，採納了《大學》

中的許多思想材料和概念理論，作為其心學思想的結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陽明特別

重視《大學》並將它作為儒學入門學習之書，其弟子錢德洪說：「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

《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6陽明將《大學》視為「聖學」精

神實質之所在，因此，這也便成為了他思想的基本基調。 

（一）「知善知惡，好善惡惡」──良知即是非之心 

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7因此，根據這個說法來看，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判斷能力，是人性

中最本質、最純粹的部分，是每個人內心本來就有的。陽明則繼承了孟子關於良知的思想

概念，他說：「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

便是良知，不假外求。」8「自然」一詞就表明了良知是人作為主體本有的內在特徵，不是

通過外界教化或環境影響而獲得的。孟子在提出良知的同時，也提出了「四端」，即「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9而根據陽明「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的說法，孟子的四端都屬於良知。也

                                                        
6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王陽明全集》第 1 卷，頁 7。 
7  《孟子．盡心上》（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265。 
8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第 1 卷，頁 39。 
9  《孟子．公孫丑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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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明確地將良知與四端結合起來了。 
同時，陽明在探討四端與良知的關係時，認為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

心和是非之心，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歸結到「是非之心」上。在陽明看來，惻隱之心、羞

惡之心和辭讓之心，雖然各自具有不同的道德內涵，但它們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對是非善惡

的判斷。這些情感和行為的出發點，都是基於我們對事物正確與否的良知認知。他對陳九

川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

一些不得。」10在陽明看來，良知是每個人內心固有的道德準則和指南，是判斷是非、善

惡的標準，所以他將良知看作是非之心。他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

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變。」11又說：「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12由此可見良知在陽明心學中被賦予了極為深厚的內涵

和重要性，它不僅是一個先天存在的道德原則，其表現形式也遠超過簡單的「知是知非」

或「知善知惡」的層面，更是一種內在的力量，它驅動我們「好善惡惡」，這種全面而深

刻的良知觀念，為陽明心學提供了一種堅實而有力的道德基礎。 

（二）「良知所思，莫非天理」──良知即天理靈覺 

陽明說：「明道云『吾學雖有授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

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13在傳統儒家思想之中，「天理」常被認為是和「情欲」相對

應的人生準則。而宋明理學關於天理的認識雖然更加的接近本體論化，但是其基本的用法

則是作為道德準則的意義。前文講到，陽明將良知作為判斷是非的道德準則，因此在這個

意義上來說，良知與天理並無差別。然而，陽明所謂的天理的理，指的是人類社會中的道

德原理，它內在於人心之中，而不是外在的、客觀的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良知既然作為「知」，那麼它的運作方法和表現方式就不能離開「知

覺」而單獨存在，也正因此，陽明更加強調了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是

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所思莫非天

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

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14不過同時，良知又不僅僅只

是知覺，將良知作為天理之昭明靈覺並不是說天理能夠知覺。在「昭明靈覺」前加上「天

理」的限制，是為了表明這個知覺自身所具有的規範的意義，良知作為心之發動的知覺也

自然明辨了是非。所以，良知的真正含義在於天理與靈覺的相互結合，而這種結合也使得

                                                        
10  《王陽明全集》第 3 卷，頁 74。 
11  《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第 3 卷，頁 80。 
12  王陽明：〈書朱守諧卷〉，《王陽明全集》第 8 卷，頁 141。 
13  王陽明：〈與馬子莘〉，《王陽明全集》第 6 卷，頁 118。 
14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王陽明全集》第 2 卷，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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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成為一個全面而深刻的道德意識。 

（三）「靈昭不昧，明德本體」──良知即明德自慊 

上文我們將良知認為是「天理靈覺」，這樣就又與《大學》中三綱領之首的「明德」

聯繫起來了。朱熹曾經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來說明明德，還說過：「良心便是明

德」。15而陽明哲學又十分重視《大學》，所以在致良知思想提出之後，他就將良知與明德

相聯繫了。陽明在《大學問》中說：「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

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根據陽明的這種說法，「明德」即是「良知」，

也就是指良知當中本有的，不可昧滅的本然之「明」，這種本然的「明」，如同內心的明燈，

指引我們走向正確的道路，避免迷失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學》

中所謂明明德就是要去除人內心的私欲，以彰顯其本來的光輝。然而，致良知與明明德在

理論上還是有所區別的，明德就是全體，而良知在發用層次上只是部分，致良知是把部分

良知擴充到全體的本體，明明德則是克服不善的意念來恢復明德的全體。儘管二者在方法

和途徑上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同一個恢復本體的功夫。 
而前文提到，良知在意識結構中發揮著遠比簡單的善惡判斷更為複雜和深刻的作用。

它不僅是一個道德評判的工具，更是一種深層的情感體驗和行為監督者。這種監督並非僅

僅是理性的判斷，還包含了豐富的情感色彩。合乎良知的行為可以引起欣慰和滿足，違反

良知的行為則會引起羞愧和不安。因此，心之安與不安是良知作用的表現形式，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作為檢驗良知並判斷是非的一個方法。陽明認為，心的不安表示對道德準則有

所違背，但心之安也並不絕對表示符合道德規範，因此在心安之外需要加一條省察原則。

這也說明了陽明並不完全的信賴直覺性活動，仍然為思考和理性留下了一席之地。而自慊

就是人對自己履行了道德義務而產生的欣慰滿足之感，致良知所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使內

心實現持久的超越感性的快樂。因此道德情感的體驗是整個良知機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致良知 

知道了良知是什麼，那麼什麼是「致知」或者說「致良知」呢？王陽明自龍場悟道之

後，就開始致力於詮釋「格物」的觀念，提出了「格其非心」的說法，但是他在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之內，對於致知的討論卻少之又少。直到晚年，才明確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

致知也」。16在「致良知」的宗旨中，以良知解釋「知」是很清楚的，而「致」的概念和意

義則需要更進一步討論。 

                                                        
15  王星賢點校，黎靖德主編：《朱子語類》第 15 卷（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頁 269。 
16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第 2 卷，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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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良知之「至極其良知」義 

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陽明把「致」理解為「至」，他在《大學問》中說到：「致者，至

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

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17陳來先生認為，這裡的「至」

是指至乎極，「至」字既有極點之義，又有向極點運動之義。可見，致與極相通，是指經

過一個過程而達到頂點。致良知，即指擴充良知至其全體，到達極點。18陳來先生的理解，

應該是採用了朱熹在《大學》中對於「致」的注釋，即「致，推而極之也。」19因此，從

這個角度來說，「致良知」就是把自身所具有的良知推向到極點。 
同時，從另一消極方面來說，人們常被私欲所蒙蔽，受到聲色利益的蠱惑，遮蔽了良

知，使其雖然作為本體卻不能完完全全地顯現出來。陽明說：「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

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

全體大用矣。」20所以人雖然無不有良知發現，但這種發現卻並不是良知完全的本體，這

就需要有一個「致知」的過程來去除人心中私欲的影響，就如如撥雲見日，將吾心之良知

擴充到極致，使得良知全體得以充塞流行、毫無阻礙。 

（二）致良知之「知行合一」義 

但是，致良知的思想含義僅由至極其良知義並不能完全表現出來，其另一個基本意義

則是依良知而行，即「知行合一」義，而這也是王陽明更為強調的一面。只有從這一方面

來理解，才能將「致良知」與之前的「知行合一」學說聯繫起來。陽明說：「如知其為善

也，致其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猶水也，人之心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

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21

知善知惡是良知，而致其知善知惡之知且必為之，才算是致知。從這裡可以看出「致」中

所包含的「實行」之義，「決而行之」表示致知就是要把良知所致貫穿落實到行動之中去，

強調了實踐和行動對於致良知的重要意義，所以陽明才會認為「致良知」體現了「知行合

一」的精神。他在〈與陸元靜〉中道：「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

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所以合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

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此知行所以二也。」22依陽明所說，程朱理學講格

物窮理，過於注重通過研究外部事物來尋求真理，但是只講了知，卻沒有講行，所以知行

分為二，使得程朱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產生了分裂。而「致良知」則是本身知行合一的，

                                                        
17  《王陽明全集》第 26 卷，頁 374。 
18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66。 
1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8。 
20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第 1 卷，頁 49。 
21  王陽明：〈書朱守諧卷〉，《王陽明全集》第 8 卷，頁 141。 
22  王陽明：〈與陸元靜〉，《王陽明全集》第 5 卷，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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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包括對內在良知的認識和體悟，更包括將這種體悟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 
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陽明在晚年提出「致良知」學說之後，並沒有摒棄「知行合一」

的說法，反而時常強調了致良知本身就表現了知行合一。但「致良知」中的「知行合一」

義對陽明自己早年的知行合一學說有所區分和發展，表現了他對於知行關係理解的深化和

發展，為知行合一注入了新的內涵和活力。早年陽明強調的是「知行本體本來合一」，強

調重視的是道德實踐，講究為學的功夫關鍵在於依知而踐行，認為道德意識不需要到外界

去尋求，而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因此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說

知識不經過實踐則不能算作「知」。但是在晚年的時候，陽明將「良知」與「致良知」的

概念也納入了知行的範疇之中，不過這就不能像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一樣說沒有「致良知」的行為就沒有「良知」了，陽明在這裡強調的是人們要把「良知」

所具有的知貫徹到行動和實踐之中，並且還特別區分了「良知」與「致知」的不同之處。

陽明晚年雖然依舊提倡知行合一，但是對知行合一的理解確實經歷了一種深化和轉變。認

為「良知」是人人本有，人人固有的，只是不能致其良知，所以，他不再過分強調知行本

體的合一，而是將重點放在了知行工夫的合一上。則知之就必行之。因為良知本身是固有

的，不需要再經過一個外在的求知過程。於是工夫的重點就只在於身體力行，這樣就克服

了人們先知後行或者只知不行的毛病。這也使得陽明晚年不在一直強調知就是行了，他對

學生說：「知行合一之說，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23由此可見，在致良知思想

提出之後，陽明整個哲學體系也相應的發生了一些調整和變化，格物是如此，知行也是如

此。 

肆、良知之光：「致良知」思想對道德實踐的積極引領 

陽明哲學是對朱熹哲學的一種對照，特別是在明中後期政治腐敗、程朱理學日益僵化

的社會背景下，他的心學思想得以凸顯並發展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體系。在繼承陸九淵哲學

的基礎上，是對程朱理學的反思與批判性發展，具有時代的意義，在整個宋明理學的發展

中也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致良知」學說更是陽明整個心學哲學思想的核心和旨歸，

是陽明哲學發展的最後形態。可以說王陽明建構了一套儒家模式下的完整的道德修養體系 
，這一體系以「良知」為內在核心，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為工夫，以成為聖人作

為最終目標，其對整個晚明哲學思潮的開展都有重大影響。造成了晚明思想的空前活躍，

同時也對於當今的社會發展建設和個人精神境界的提高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因此，陽

明哲學中的許多思想與觀點是值得我們現代人借鑒和吸收的。 

一、「致良知」對生命主體道德自覺的提高 

陽明強調「良知」的普遍性，認為「良知」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相同的，他說：「自

                                                        
23  王陽明：〈與陸元靜〉，《王陽明全集》第 5 卷，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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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

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24因此每個人所具有的判斷是非的道德準則是完全相同

的，良知是每個人內在的光明，它不需要外在的權威或教條來賦予其合法性。每個人都有

能力通過自己的良知來判斷是非、善惡，因此每個人都有責任根據自己的良知來行事。這

種對良知的信任和依賴，使得陽明心學中的致良知觀念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和普遍性。也正

因如此，即便是愚夫愚婦，只要他們願意改變自蔽自昧的狀況，同樣可以學成聖賢。同時，

陽明認為吾心之良知就是自我價值世界的主體，我的靈明就是自我價值世界的主宰。這就

給了人們去除自己內心私欲障蔽的信心，鼓舞人們復得「吾心之本體」，彰顯提升了主體

的道德自覺和道德自信。 
在當今時代，由於物質生活的快速發展和進步，不可避免的導致了社會的功利化，人

們也越發貪婪和自私，甚至喪失了人性。因此，我們大力提倡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

依法治國的同時也要以德治國，自然要重視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和道德意識。陽明的「致

良知」思想高揚了道德的地位與價值，有助於人們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鼓勵人們回歸內

心，審視自己的行為和思想，遵循自己內心的良知和道德，形成健康的人格，有助於維護

社會的和諧穩定以及長治久安。 

二、「致良知」對生命主體實踐精神的彰顯 

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和「良知」說，可以明顯看出，二者是相互配合和促進

的。陽明「致良知」思想在一方面肯定了良知的主體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同時也表明了「致」

的工夫的重要性，他反復強調道德實踐的作用，說：「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

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

得盡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25因此，

致良知便要求人們依著自己內心本有的道德良知實實落落地去行，這是「致良知」的應有

之義，良知是天下之大本，致良知而行，是天下之達道，畢竟人們只有親身去體會了，才

知道食物是否美味，路途是否艱辛。正如陽明說的，想要做到孝就必須真正去實行孝道，

空講孝義並不能稱為行孝，一切的認知都必須通過行動來完成和確認。 
同時「良知」所本有的知是知非的道德判斷能力，也需要人們在實踐中不斷掃除內心

的遮蔽後，才能完完全全的顯現。因此，「致良知」不是空談的理論，而是必須通過實踐

來完成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地發展自我、完善自我，通過格物致知的道德實踐

來喚回本然的自我。這就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提供了一種實踐的可能性。他強調的「致良知」

和「知行合一」理念，鼓勵人們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積極地進行自我道德修養和實踐。這

種理念使得意識層面的道德認知能夠直接轉化為現實層面的道德行為，從而縮短了道德理

                                                        
24  王陽明：〈書朱守諧卷〉，《王陽明全集》第 8 卷，頁 141。 
25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第 1 卷，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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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與現實行為之間的距離。這種強調主體性的道德實踐觀，不僅彰顯了陽明積極的處世態

度，也為儒家倫理道德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伍、結 語 

總體來說，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是貫穿其心學思想的一條主線，他曾說過：「吾生

平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不僅是對儒家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北宋以來理學揚

棄佛道思想的一個重要成果。這一過程是長期而複雜的，體現了陽明在面對佛道思想挑戰

時，所做出的積極回應和深度思考。體現出來了強烈的律己精神和道德使命感。王陽明富

有創新創造精神，他的哲學擺脫了當時的程朱學派的經院習氣和僵化的形式，具有一種勇

往直前的氣魄，充滿了生機勃勃的活力。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波瀾壯闊自始至終都在踐行

著「知行合一」，都在為「天下第一等事」即學做聖賢而努力奮鬥，從而超凡入聖，不論

身處逆境還是順境，都可以不悲不喜、無寵無驚地泰然處之。他可以像禪宗的大師一樣使

用某些令人不可思議的指點方法來讓人領悟他想要詮釋的東西，他的思想盈溢著生命的智

慧，因而具有十分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在王陽明死後，學派的派別分化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由於明中後期社會思潮的整體

氛圍，陽明哲學思想經歷了一些轉變和發展，其中涉及到神秘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傾向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誇大和發展特別是泰州學派的一些學者對王陽明的哲學思想進行了進一

步的解讀，他們更加強調個體的欲望和感性自我，將「身」和「己」理解為欲望的滿足和

自我實現，把良知轉化成為了無任何道德規範意義的當下的某種衝動。晚明市民思想的興

起，其根源在於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市民意識對於思想和個性的解放

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生產關係並未成熟的時代，過分強調感性自我的思潮結果就是導致

了價值系統的崩塌，而陽明哲學在客觀上為這一思潮的發展提供了能夠加以利用的思想形

式。26儘管陽明及其大多數王學學者可能並未主觀上希望或推動其哲學思想向神秘主義、

主觀主義等消極方向發展，然而，這種理論上的關聯確實是一個客觀事實。因此這也理所

應當的受到了明清之際代表了舊體系自我發展的先進分子和學者的嚴厲責備和廣泛批判。 
所以，任何一個單獨的思想都無法提供一個適用於所有社會時期發展的萬全之策，也

正因如此，思想價值的分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和相互交流互動才是保障社會發展與穩定的

唯一且合理的方式，而這也正是文化近代化的主要特徵。陽明哲學也只有在這種多元性的

交流之中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繼續發揮它所具有的積極的作用。 
 

 

                                                        
26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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